
构筑更加稳固牢靠的“三农”发展基础

——新冠肺炎疫情对浙江农业安全的影响分析

胡豹

新冠肺炎疫情对浙江“三农”发展造成了较大影响和冲击。要高度重视疫情对农业农村的影响，千方

百计稳住农业基本盘，出台纾困帮扶政策，扩大乡村建设投资，稳定农民收入预期，努力把疫情对农业农

村发展的影响降到最低，把高水平全面小康的“三农”短板补得更加稳固牢靠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浙江全省上下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坚定“两手都要硬、两战都要

赢”的信心和决心，疫情防控各项举措扎实落实，疫情形势持续明显好转，经济社会发展加快恢复。农业

在这次疫情“黑天鹅”突袭下，一方面为疫情防控提供着坚实后盾，粮食、蔬菜、肉蛋奶等生活必需品的

供应充足，对稳定民心、稳住阵脚、提振信心发挥了重要作用，农业“压舱石”地位凸显；另一方面，农

业产业发展也遭受疫情重创，供给侧链条受阻，需求侧振荡下滑，几乎全产业链停摆。要做好疫情大考“三

农”这张答卷，应从稳住农业“基本盘”、三农“压舱石”战略定位出发，从长期制约浙江农业发展的结

构性、素质性、体制性矛盾入手，准确分析并把握新时代浙江农业的安全形势，研究提高农业安全的有效

应对举措。

疫情对浙江农业安全影响的若干判断

（一）生产环节：种植业养殖业全业受损

水产品“压塘卖难”。由于水产品供给主渠道的餐饮业、水产加工业、农贸零售业等的停摆，水产品

生产、消费、加工、流通、出口等方面影响深刻，渔农因疫情带来的滞销极为突出。花卉“积压滞销”。

作为具有天然娇属性的产品，花卉是此次疫情受影响最为严重的产业之一。当春节和情人节遇到疫情，花

市休眠，鲜花需求量锐减，成交量创历史新低。水果“囤积损耗”。以草莓为例，集贸市场关停，跨区域

销售渠道受阻，休闲采摘中断，致使线上线下销售量和入园采摘量都呈现断崖式下降。此外，出现蔬菜“价

涨量缩”、畜禽“压栏待售”、粮油“春耕倒逼”、中药材“价格过山车”、蜂农遭遇“转场难”、春耕

遭遇“雇工难”等问题。

（二）流通环节：产业链价值链全链受阻

流通环节联接着供给侧与需求侧，疫情对流通的影响通过供需两端双向传导，造成系列连锁反应与影

响。交易中断。农产品流通运销带来了巨大挑战，造成滞销难题。加工停滞。加工渠道原料进不来，人工

回不来，产品出不去。产品积压。由于市场流通不畅，大量农产品、畜产品、当季果蔬产品、水产品、农

资产品等不能及时出售，错过最佳上市时间。价值损失。积压的农产品部分直接坏死损失，部分降低产品

价值，部分增加储藏成本，不同程度上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

（三）贸易环节：进出口渠道各通道受堵

浙江是外向型农业和农产品外贸出口大省，进出口贸易环节影响较大。出口通道被封。美国、日本、



欧盟、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是浙江省茶叶、蔬菜、水产品等农产品的主要贸易目的地。受疫情影响，农产

品进出口企业，从原料收购、加工、包装、运输、出口，整条产业链均受冲击，冷库贮藏“爆仓”，集装

箱港口滞留，订单客户流失，运输成本剧增。贸易渠道壁垒。随着周边一些国家相继出现疫情蔓延扩散，

部分国家采取管制措施对进出口农产品设限，港口通行加封受阻，对农产品进出口企业的物资保障、冷库

仓储、资金流动、货物交付等都提出了巨大考验。

（四）消费环节：农文旅融合多业态受挫

浙江乡村旅游和休闲农业走在全国前列，产业规模和体量在快速发展，但这些农业新型业态受疫情影

响最为严重。乡村旅游“整体歇业”。民宿、农家乐、休闲农业等基本处于歇业状态，“假日经济”缩水

严重，各类主体的经营收入损失大。农文旅融合“遭遇寒流”。作为休闲业、旅游业和农业相结合的农文

旅融合产业，各类文化活动叫停，“体验经济”全部凋零，作为草莓采摘的旺季，采摘活动冷清，草莓滞

销，价格急跌。农产品电商“喜中参忧”。新增的电商主体，带动了部分农产品线上销售，但具有明显的

暂时性和不稳定性，理赔和退单明显增加。大量农业经营主体因缺乏相关知识和技能而无法对接电商平台，

农产品电商化之路仍困难重重。

当前浙江农业安全面临的主要挑战

（一）经营主体安全：高素质劳动力紧缺约束常态化

疫情带来了农业雇工难题，也凸显出“未来谁来种地、怎样种好地”的农业经营主体危机问题。据第

三次农业普查，截至 2016 年底，全省农业生产经营人员中，劳动年龄 55 岁及以上的比例 54%，高中及以

上学历的比例 7.8%，规模农业经营户的比例 6.63%。调研表明，79.1%的农业合作社负责人认为，劳动力短

缺是限制其发展的首要因素。一方面是绝大部分农业经营主体小规模、老龄化、副业化、兼业化等问题；

另一方面是工商资本投资进入农业领域，也面临高素质劳动力紧缺掣肘。从经济效益看，农业生产比较效

益偏低、生产成本趋高的趋势难以扭转，保护经营主体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积极性的难度不断加大。

加快培育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破解“未来谁来种地”问题显得极为迫切。

（二）储备流通安全：应急调度供给形势趋紧倒逼化

非洲猪瘟引发的猪肉短缺问题还在持续，疫情要求必须进一步高度关注农产品的供给安全和储备流通

安全问题。从粮食供给来看，浙江是全国第二大粮食调入省份，70%左右的粮食需要从省外调入。2018 年

全省粮食总产量 599万吨，粮食消费量 2100万吨，粮食自给率仅 28.5%。要严守 300亿斤粮食生产能力、

150 亿斤粮食生产总量、55.5亿斤粮食储备规模“三条红线”，统筹藏粮于地、藏粮于市、藏粮于技，作

为粮食安全的重要保障。从蔬菜供给来看，疫情既对蔬菜生产产生影响，也对供给造成影响，对在田蔬菜

的生产采收、鲜活农产品绿色通道、蔬菜供应调度、质量安全检测等都会带来冲击，需进一步强化和落实

蔬菜供应应急预案、“菜篮子”市长负责制。从农业产业链来看，农业全产业链中物流、科技、种业、饲

料、农资、储备、加工、服务、监管等相关环节都面临严峻考验，给农业安全带来重大威胁。从农产品质

量安全来看，除农产品数量安全外，农产品产业环境安全、供给流通的质量安全也影响和考验着农业安全。

（三）水土要素安全：优质水土资源刚性减少严峻化

耕地和水的数量安全、质量安全和布局稳定是粮食安全、农产品安全和农业安全的重要基石。从耕地

来看，浙江省耕地面积约 200万公顷，占农用地不到四分之一。通过低丘缓坡开发、滩涂围垦造地、农村



建设用地复垦、土地整理等途径，新增了部分耕地面积，但补充耕地“上山下海”趋势明显，后备耕地资

源质量和产能下滑，保障耕地质量安全越来越严峻。从水资源来看，农业“两区”外的大量分散农田水利

工程老化失修，有效灌溉和旱涝保收的下滑与不足问题需要引起重视。不少地方对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的管

理主要是实物管理和设备管理，还谈不上资产经营管理，因管护成本较高，管护效益较低，农田基础设施

保障能力普通欠佳。

（四）灾害风险安全：自然灾害和动植物疾病频发化

灾害危害趋大。近年来，农业自然风险、疫病风险和市场风险相互叠加，破坏性越来越大。如 2004年

的台风“云娜”，2006年的台风“桑美”，2013年的 H7N9疫情、“菲特”台风暴雨，2019年非洲猪瘟等

重大自然灾害和动植物疾病，严重影响着浙江农业安全。近十年，浙江农业农村因灾害年均损失超 200 亿

元。灾害风险趋频。浙江省雨雪冰冻、台风洪涝等自然灾害和动植物疾病频发，农业自然灾害呈种类增多、

频率变高、强度加大、损害严重等特征，以及病害和虫害等方面有日趋增强的趋势，农业产业安全面临严

重挑战。技术风险趋高。随着农业技术进步加快，国际农业技术交流的扩大，农业潜在技术风险加大，一

旦发生后果将十分严重。

（五）农民收入安全：影响叠加与增收新动能匮乏化

疫情引发的产业安全风险最终转换为农民收入安全问题。从影响程度看，农村居民收入问题在疫情影

响下显得极为突出，福利损失也极为明显，折射出农民收入的不稳定问题以及社会保障不健全问题。从影

响层面看，疫情对农民收入中的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这两个重要组成部分都造成冲击，对农民增收带来极

大压力。畜禽水产养殖户、果蔬种植户、农产品流通经销户、休闲观光农业经营户的生产经营活动都带来

障碍，以外出务工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民造成很大影响。从增收动能看，在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

史背景下，全省农民收入增幅在连续多年跑赢城市居民收入增幅之后，正面临传统增收动能减弱、新增收

动能匮乏的局面。

保障浙江农业安全的政策建议

（一）确保纾困帮扶农业复产工作高质量

在前期出台“三农”领域疫情防控和农产品保供 15条措施、深入开展“三联三送三落实”活动的基础

上，按照“两手硬、两战赢”，尽早研究中长期政策做好疫后农业恢复工作。抓紧研判疫情对农业的综合

影响，出台纾困帮扶政策，高效推动农业复工复产。打好农业政策组合拳，精准施策、靶向发力，加大金

融支持、用工支持，降低综合成本，提振农户信心。按照疫情损害程度，出台支持农业中小微经营主体的

惠农扶农强农政策，精准有序帮扶降低农业损失，稳定农民预期。把农业复工复产与农业“三服务”结合

起来，重点选派一批担当意识强、熟悉业务工作、具有丰富经验的科技人员担任农业企业、农业基地的驻

点（企）服务员，变单项服务为集成综合服务，努力把疫情对农业造成的影响降到最低程度。

（二）全力保障农业生产核心要素新安全

把保障人才、土地、水资源等农业生产核心要素安全作为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保障农业安全

的重要基石。以实施“两进两回”行动计划为契机，加快培育一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着力培

养一批高素质农民，大力吸引一批乐于服务农业和农村的新型人才，努力形成破解“未来谁来种地”的浙

江方案。以建设高标准农田作为保护耕地质量的重要举措，建立耕地保护共同责任机制，形成政府为责任



主体、部门联动监管、社会广泛参与的耕地保护共同责任机制。在“一控两减四基本”的基础上，明确提

出解决农业“两区”土壤污染问题。以农业基本设施建设为重点提升防灾减灾能力，推进重点水源工程建

设，通过实施一批标志性的农田综合整治重大工程，全面提升农田基础保障能力。

（三）架构农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新规范

疫情期间，农产品电商和线上营销取得了不俗业绩，不少乡村旅游经营主体选择线上云复工，带来了

农业新业态和新模式的爆发式成长，凸显了 5G时代数字经济的磅礴动能。应把数字乡村建设和农业数字化

转型纳入数字经济“一号工程”规划之中，把加快数字农业建设和农业数字化转型作为实现浙江农业高质

量发展的新动力，对全省农业产业数字化转型作出专项规划部署。制定农业创新发展实施方案，充分挖掘

乡村多元价值，加快培育发展农业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总结推广地方发展农村电商、智慧乡村旅游、

智慧农业、乡愁产业等典型经验和成功做法，出台相关激励政策，将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员工培训纳入

农民培训计划。把农业新业态经营主体列入小微企业，同等享受有关财政、金融、税费、用电等优惠政策。

（四）构建多元化农业社会化服务新支撑

积极发挥社会化服务在农业应对疫情中的作用。协调好小农户与社会化服务组织的利益关系，高质量

推进乡村产业振兴，引导小农户参与社会化服务体系，以生产环节外包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水平。以农业

科技创新为突破提高疾病控制能力，加大科技投入，重点支持抵抗疾病、提高产量、减少化肥农药使用等

农业技术研发、推广和应用。加快建立新型农业保险体系，成立相应的农业再保险公司，构建政府型农业

发展引导基金，进一步完善灾害救助制度，建立完善农业风险危机管理机制，制定浙江农业安全评估指标

体系，制定中长期的农业风险管控政策，构建农业应对重大危机和突发事件的管理体制和反应机制，加大

农业风险管理的资金投入和人才建设。

（五）强化农产品供给链与价值链新衔接

疫情期间各种新需求倒逼，凸显了农产品供给链保障体系建设的紧迫性。强化农产品生产保障能力，

种植业要重点要提高粮食、蔬菜等的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米袋子和菜篮子安全；畜牧业要进一步巩固基础

产能，加大生猪恢复生产支持，推进标准化新建猪场建设，推动标准化规模养殖和积极带动中小养猪场并

重发展。推动构建产区和销区稳定对接关系。鼓励农业经营主体开展长期农产品采购、发展订单农业，向

生产环节、销售环节延伸产业链条经营。强化农产品产前、产中、产后整产业链和全供给链保障建设，重

点要强化农产品储备机制设计。基本农产品储备要有数量上和质量上的两重保障，重要农产品储备要强化

与生产能力、产品供应、消费需求相适应的储备能力建设。


